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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中的女性心境

国清华

（吉林大学，吉林省长春市，130012；1366007559@qq.com）

摘　要：与上古至高丽时期女性文学相比，朝鲜王朝时期的女性汉诗创作可谓兴盛繁荣。在大量涌现的女性
汉诗中，“鹤”这一意象被频繁使用，展现出这一时期女性诗人的心境。研究先以朝鲜朝女性多用“鹤”意
象的原因作为女性心境的历史文化背景，再以这一时期女性汉诗的使用表现诗人具体感情，最后提炼出汉诗
“鹤”意象展现的女性心境。研究认为，朝鲜朝女性汉诗反映的女性心境受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
通过“鹤”意象的使用得以表达，呈现出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落差的矛盾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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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古代朝鲜文坛中，女性文学创作一直处于边缘性地位，至朝鲜王朝时期方涌现出大批能用汉字作诗的
女性诗人，她们基本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意象”的复杂含义，因此在自身写就的汉诗中使用意象以感
怀自身或托物言志，其中使用较频繁的意象之一便是“鹤”，女性诗人借这一意象抒发感情、表达心境。学
界关于女性汉诗“鹤”意象的研究常被放到更为宏观的研究主题中涉及，如李硕《朝鲜时代女性汉诗特征
论》、郝曦光《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赵晨《春恨秋怨的异国抒写——以李氏朝鲜女性诗歌意象研究为中
心》、李雪花《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其中对“鹤”意象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鹤”意象的象征意义和其中
表现的女性的具体情感，但缺乏对这一意象的单独研究，也缺乏对其中蕴含的女性心境的提炼。本研究以朝
鲜朝女性汉诗多用“鹤”意象为切入点，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结合“鹤”意象在女性汉诗中的具体
使用，从中提炼出背后女性创作者的心境。研究以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为对象，拟利用文献检索与引
证方法，尝试揭示朝鲜朝女性汉诗反映的女性心境同历史文化背景、“鹤”意象使用的关联，阐述朝鲜朝女
性汉诗“鹤”意象中女性心境及特征，希望对朝鲜朝女性汉诗的意象研究和女性意识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1. 朝鲜朝女性汉诗多用“鹤”意象的原因

1.1. 朝鲜民族喜“鹤”之传统
鹤是朝鲜民族特别喜爱的动物之一 [1]。它作为神仙世界的象征，暗示着朝鲜民族渊源不断的求仙欲望，

神仙思想深深扎根在朝鲜民族的集体意识里。无论是虚构的檀君建国神话中檀君最终隐居为山神的叙事，还
是真实历史中朝鲜半岛诗人崔致远最后到伽椰山“升天”做“神仙”，都表现出朝鲜民族深厚的求仙思想。
而鹤常与道家的神仙一起出现，可以作为神仙世界的经典象征，因此朝鲜民族有喜“鹤”之传统，朝鲜朝女
性汉诗经常出现的“鹤”意象正是这一鲜明传统的文学表达。

1.2. 儒教对女性的束缚
朝鲜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太祖李成桂立儒教为国教，此后的统治者大力推广以朱子

学为主的儒家思想，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儒教为首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桎梏下，男性和女性
的地位严重失衡，女性在社会、经济、教育、家庭等方面隶属于男性，处于被支配状态，沦落为失语者，受
到种种束缚和限制 [2]。而“鹤”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正是女性极度缺乏又十分渴望的，所以朝鲜时期
的女性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寄托于“鹤”这一意象之上，以宣泄自己对受儒教束缚的现实生活的怨恨，表达对
自由闲适生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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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鹤”意象的影响
中国“鹤”意象的基本内涵丰富了朝鲜时期汉诗“鹤”意象的象征意义。中国“鹤”意象的基本内涵是

长寿吉祥、高洁清雅、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具有祥瑞之兆 [3]。朝鲜王朝时期，朝鲜朝同明朝的文化交流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其中人文交流最令人瞩目，两国通过诗赋外交——两国文臣进行诗词唱和、相互
酬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化向朝鲜半岛的传播，中国古代诗歌中“鹤”意象的丰富内涵也正是在这一
过程中被朝鲜男性文人接受、理解、使用并逐步扩散到女性文人群体中，使女性汉诗中“鹤”的象征意义更
为广泛。

1.4. 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朝鲜王朝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推动女性汉诗诗人以“鹤”意象表现自我的价值追求。一方面，

随着训民正音的创制，朝鲜王朝时期的女性教化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严苛的闺范教育加之一些开明的士大夫
家族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使得越来越多的朝鲜女性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文化素养，开阔了视野，
进而萌生出自我觉醒意识；另一方面，朝鲜王朝后期内部政治局面的动荡、实学思想的传播和日本的入侵也
使得封建制度松动，越来越多的女性诗人尝试跳出封建礼教的桎梏，在仍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采用“鹤
”意象表达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与渴望 [4]。

2. 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的使用

2.1. 以鹤自比，感伤命运
朝鲜朝女性汉诗中，诗人常将自己比作“孤鹤”、“老鹤”，以抒发对自身处境和命运的感伤。如“海

东第一女诗人”许兰雪轩的一首游仙诗：“檐铃无语闭珠宫，紫阁凉生玉簟风。孤鹤夜惊沧海月，洞箫声在
绿云中。”[5]这句所营造的凄清氛围中，孤鹤于静夜中悲鸣，远处传来箫声，这样的情景正是诗人以孤鹤自
比、在静夜对月无眠独自伤神，之所以突出一个“孤”字，是因为诗人此时远离丈夫、等待丈夫归家，对自
己被困于闺阁中、孤身一人思念丈夫感到孤独悲伤。再如这首诗：“秋天望不极，待月坐夜深。脉脉送儿
情，悠悠思乡心。严霜委蔓草，凉飈动疏林。倚仗雁横塞，卷帘云出岑。老鹤睡初静，昏鸦旧巢寻。永怀多
新诗，清韵和鸣琴。”[5]诗中“老鹤”同样是诗人的自我暗喻，自己已然衰老，也有种“落叶归根”之感，
想寻回自己的故乡。她悲伤自己的衰老，悲伤自己的思家不得，伤怀与思乡之情伴随琴声缓缓流淌入夜。

2.2. 以鹤怡情，体味悠闲
朝鲜朝女性诗人也有将在现实中与鹤相伴、体味片刻悠闲的场景写入汉诗的例子。如下面这首：“自爱

山深俗不干，掩门寥落水云间。《黄庭》读破还无事，手弄琴弦舞鹤闲。”[5]诗人在山间读书弹琴，已是雅
致，又有鹤闻琴声自在飞舞，一个“舞鹤闲”写出了诗人此时与鹤共处的雅兴和心态的悠闲自如。再如徐令
寿阁的这首：“林间睡鹤相对，花里巢莺自双。有月时依竹槛，无风未掩松窗。”[5]多少女诗人夜间无眠，
在长夜中孤独地哭泣，而对于诗人来说，她欣赏着月下鹤和莺各自成双成对地熟睡这一片祥和之景，此刻内
心平静，带着悠闲的姿态体味身边事物，体现了诗人一定程度地跳脱出女诗人固有形象，以自我为主体享受
与鹤相伴的片刻闲适。

2.3. 以鹤入仙境，避尘世纷扰
朝鲜朝女性诗人常在游仙诗中使用“鹤”意象，表达其渴望远离世俗纷扰、去仙界寻找幸福的意愿。如

许兰雪轩的这首诗：“芭蕉影动小堂凉，风弹琴弦近夕阳。童子不来仙鹤梦，水晶帘外碧桃香。”[4]这首游
仙诗中，芭蕉、童子、仙鹤、碧桃构成了一幅美妙的仙界美景图，仙界的悠闲与诗人现实的愁苦形成鲜明对
比，突出了诗人在人间找不到快乐，只有去仙界寻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又如这首诗：“三山仙境里，兰若
翠微中。鹤唳云深树，猿啼雪压峰。霞光迷晓月，瑞气映盘空。世外青牛客，何妨礼赤松。”[5]在仙境里，
鹤唳猿啼相互映衬，虽显凄清，但兰花、瑞气、霞光、晓月营造了一个纯洁的世界，一切远离世俗纷扰，鹤
声消融在仙境中，表现了诗人意欲跟随猿啼鹤唳之声寻访世外桃源般仙境，并沉醉其中。

2.4. 以鹤明心志，求高尚自由
朝鲜朝女性汉诗中，诗人多以“鹤”意象表明自身渴望拥有高尚品格，获得真正的自由。像下面这首

诗：“西湖处士白茅堂，自有幽情乐在乡。鹤唳三声来好客，逢迎入室酒樽香。”[5]诗人想象自己为隐者，
于茅草房中陪伴她的鹤吸收着天地万物的气息，鸣叫几声便招来文人雅士，侧面体现了主人（即诗人）的高
洁品质，也喻指客人的超凡脱俗，使整首诗颇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境界。又如安东世的这首



《学知》	2025	年	第	8	期

·	16	·

诗：“长长鹤颈自天成，断却今朝悲恨生。阶下伏来终不食，鸟犹如此况人情。”[5]这首诗对病鹤的描述，
则更多的表达了一种不屈的气节，鹤天生高傲，即使病了也不肯低下自己的头吃食，这里的病鹤是可敬的，
具有类似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诗人不禁感叹：人应以鹤的气节来自勉，始终保持自己应有
的一份骨气。再如延安李氏的这首：“园鹤春来意欲飞，碧云回望却依依。竹深山静犹堪处，时复双鸣舞雪
衣。”[6]一直被圈在园子里的鹤想要飞出园子，虽离去时多有不舍，但鹤最终还是选择顶着风雪长鸣飞奔，
飞向自由广阔的自然，就像被拘禁于高墙之内的诗人，渴望脱离樊笼、回归自由。

3. 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展现的女性心境

3.1. 压抑于现实，觅一刻闲适
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使用于诗人的现实生活中，展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所压抑而

充满哀怨，试图于现实生活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间，寻求部分主体性的回归。诗人在汉诗中自比为“
孤鹤”、“老鹤”，满怀感伤之情，感伤大好青春在高墙中度过，感伤情感全部倾注于夫君却得不到回应，
感伤时间流逝而人已衰老，感伤嫁到夫家再难重回故地。所有的感伤在根本上来源于朝鲜封建社会对女性自
由的剥夺，而这一时期的女性虽有意识到，但无能为力，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只能与诸如鹤类纯净的生灵为
伴，才能暂时逃脱封建礼教的规训，恢复藏于内心的天真，夺回自己的部分主体性。

3.2. 寄情于理想，寻一方解脱
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与诗人的理想结合，则展现出这一时期女性对理想生活和人格的美好憧憬。

诗人借有“鹤”之仙境，表达了期望从愁苦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奔向纯净、鲜活和诗意盎然的理想生活
之心境，虽然其中某些游仙诗含有逃避现实的消极想法，但并不阻碍女性对心中“乌托邦”的向往和追求；
诗人托“鹤”之高洁，表现了渴望拥有超凡脱俗之气质、坚韧不屈之气节，而最终目的则是“时复双鸣舞雪
衣”，自由地飞向广阔的天地，再不受任何束缚。此类心境虽与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不同，但足以说明朝
鲜王朝时期的女性已经在意识或内心状态中孕育独立意识与自我表达。

4. 结论

在女性文学创作处于边缘性地位的古代朝鲜文坛中，朝鲜王朝时期兴盛繁荣的女性汉诗为朝鲜半岛女性
文学创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鹤”意象使用频繁的原因可归纳为朝鲜民族喜“鹤”传统、儒教束
缚女性、中国“鹤”意象影响和女性意识觉醒。在汉诗中，女性以鹤自比、怡情，以鹤入仙境、明心志，根
据语境不同分别抒发了多样的感情，从中可提炼出女性汉诗诗人于现实生活感到压抑、试图寻找喘息机会，
于内心深处将“鹤”之象征意义作为理想、努力探索美好生活和高尚人格这两类心境，呈现出理想和现实产
生巨大落差的矛盾性特征。望研究为朝鲜朝女性汉诗的意象研究和女性意识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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